
只要身在上海，85岁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沈学础都会风雨无阻

地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班。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步履稳

健，思维敏捷。

记忆里，朝气蓬勃的19岁，

还是那么清晰。在周同庆先生和

李富铭先生的指导下，他参与寻

找氦气的研究，这是他人生第一

次和光谱的结缘。

当“科学的春天”到来，他去往

德国马普固体研究所留学，每天工

作16个小时，几乎没日没夜扑在

实验室和图书馆，两年时间在国际

期刊发表十多篇论文。

回国后，他主持创建我国首

个红外物理实验室，荣登《科学》

杂志“中国最重要的前沿实验室”

之一……

这个春天，沈院士在奋斗了

一辈子的办公室讲述着自己的科

研人生。那天阳光正好，打在办

公室里，暖暖的。他说自己这些

成绩的取得，源于时代给予的机

遇，源于前辈科学家的循循指引，

也源于自己对祖国科学事业的满

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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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第一批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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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国科学

院红外物理研

究室主任

1981年

赴徳国马普固体研究

所访问研究两年。两

年时间，他在国际期

刊发表十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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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三个“锦囊”把年轻人推到前台恩师不仅埋下科研的种子，更为他树起
育人典范——

沈学础主要从事凝聚态光谱及其实验
方法研究，是我国红外物理实验研究的主
要开拓者之一。

● 首先实现光调制共振激发谱、高压
下调制光谱及带间跃迁增强与诱发回旋共
振，使一些弱固体光谱现象观测成为可能；

● 首先观察到半导体晶体中新一类
局域化振动模；

● 发现半磁半导体中d电子和p电子
态间杂化；

● 发展了傅里叶变换红外光热电离
谱方法，使硅中浅杂质检测研究灵敏度显
著提高……

● 始终聚焦国家需要和科学前沿，先
后发表论文   多篇，多次获中科院自然
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我们这一代，从来没想过学成后不回

国。”沈学础院士幽幽地说，故事也开启了下

一篇章。

两年多的访问学习结束时，德国同行热

情地邀请他留下来。诱人的条件摆在了沈

学础眼前：在德国的工资远远超过国内，

马普固体研究所的实验条件甩国内好几条

街……可报国心切的他还是毅然登上了回

国的航班，“建起同样一流的实验室”的种子

埋在了心底。

可要说遗憾，也是留下了的。沈学础曾

将自己掌握的固体光谱研究方法，用到蛋白

质分子上，这在当时属于很超前的研究方

法，甚至到今天，仍属于前沿领域。可是他

没有在这条研究道路上走到底，发表了两三

篇论文后便回国了。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9年

的一场国际红外毫米波－太赫兹学术会议

上，来自美国布法罗大学的一位女科学家受

邀作“蛋白质远红外光谱”的主题报告。她

在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时，沈学础发表

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论文赫然被排在首位，

并被认定是先驱工作。报告结束后，国际会

议主席当即表达了对老人的衷心祝贺，他

说：“你应该为你三十年前的杰出工作被如

此高度地认可而高兴。”

回到技物所后，沈学础和同事们白手起家，很快建立

起了红外物理实验室，致力于用红外的方法研究物体的性

质，同时用这些研究结果促进红外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市

里将那会儿很难得的一台傅里叶光谱仪调给了他——只

要无人申请使用，他就可随时使用。

不久后，技物所红外物理实验室在国内外声名鹊起，

先是成为全国首批开放实验室，1995年还被美国《科学》杂

志列为中国11个前沿实验室之一。

“科学还真是蛮有趣的，尤其在你淡泊功名潜心研究

的过程中，似乎总有惊喜在前方等着你。”老人笑着回忆，

早先，科研人员关注到半导体杂质中的红外光热电离现象

——10的16次方个原子里，有1个其他元素，也能被检测

到。后来，研究生们在磁场下做实验，结果更加诱人，更加

令人遐想：两个量子态并没有靠拢到一起，却能在磁场的

作用下交换彼此的物理本质，仿佛上演了一场量子力学的

“魔术秀”！沈学础意犹未尽，感觉其中一定还有不为人知

的奥秘；再后来，光谱仪的灵敏度更高了，谱线看得更清楚

了，大家终于找到了这场“魔术”的另一个侧面以及科学根

源——半导体中的电子混沌运动。“科学到了一定深度后，

其实是很人性化的。混沌不仅是一个科学现象，而且还是

一个哲学名词。做人恐怕就要不得混沌，不能没有一点点

动力和压力。”

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用自己的表率践行着“活到老，

学到老”，他对能源多样化和大数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向技物所里研究航天遥感技术的年轻人虚心学习，利用

遥感数据，结合自己的光电技术，想为环境保护、资源探测

再多做些事儿。

沈学础的记忆里，这样一幅画面

不曾消散：时任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副所长的谢希德先生在授课结束后，

拖着瘦小疲惫的身躯和儿时疾病留下

的微跛的脚步，艰难徐缓地走下楼梯。

“那是1960年末、1961年初的寒

冬季节，谢先生为七八位青年研究人

员补修半导体物理的核心课程。”沈学

础回忆，谢先生接连讲了六个上午，每

次讲课三个半到四个小时，他用了两

本厚达百页的笔记本，才勉强记下老

师讲课的精华。

“众所周知，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

难时期，人人面有饥色，浮肿颇为普

遍，谢先生也不例外。”沈学础感慨，

“但她不顾劳累，精神饱满地给年轻的

研究人员灌注科学的粮食。”望着谢先

生蹒跚的背影，沈学础常常忍不住热

泪盈眶。

在谢先生的讲授下，他了解了彼

时国际上刚刚出现的磁场下半导体回

旋共振实验结果和理论，并为它们包

含的美妙物理内涵而感动。很久以

后，沈学础回想起来，正是这段日子埋

下了他走上了磁场下半导体光谱研究

之路的种子。

“除了补课和指导研究工作外，谢

先生还多方寻找渠道，选送青年人赴

京，到当时研究水平已比较高的中国

科学院物理所、电子所等‘老所’进

修。”沈学础补充道。

有一些小事，或许当事人都不曾

留意，却让沈学础终生难忘，那是他和

合作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由谢先生

指导，她对论文仔细修改，甚至作者栏

中的姓名英文翻译也仔细考究才确

定。不过，谢先生的名字没有出现在

论文作者名列中。

“先生从不尚空谈，而是身教胜于

言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起我们心

中的典范。”老人动情地说，他时刻以

谢先生的育人理念为指引，狠抓研究

生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

其中许多已成为了相关领域的柱石金

梁。

对晚辈的培养，沈学础有三个“锦

囊”：一是放手，确定题目后让学生自

主实践；二是紧抓论文和学风，实验数

据绝不允许造假；三是联合培养。他

很早就提出并实践了联合培养工作，

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推荐组

内学生赴海外开展不少于三个月的学

术交流。“他们都是精英，留在所里实

验室里面，或到别的学校，继续科学研

究，以创新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我有

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子，国内外都有。”

每次谈到学生，沈学础便忍不住眼里

放光。

他总结出十六字治学经验，“脚踏

实地，锲而不舍。大道无术，大智无

谋”。随着年岁增长，他逐步将更多年

轻人推上前台，自己则默默为他们的

创新铺路填坑，加油呐喊。

“我始终觉得，科学研究应该是

‘非功利’的，尽管历史表明科学给人

类带来了最大的‘功利’。”老人告诫

道，“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受眼前

功利的驱动，好多人就会逃避物理

学这样的‘沉重’。如果不加以引

导，就很难吸引年轻人投身到需要付

出巨大精力，而个人却可能得不偿失

的事业中去。”

因“在红外凝聚态物理，尤其

在红外半导体和光谱领域作

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巴顿

奖”，这是世界电磁波科学领

域最高荣誉

2006年

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于奇妙的光谱
物理学领域，85岁的院士仍满怀科研
热情——

科学是多么有趣
总有惊喜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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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物理老师不但学识渊博，课也讲得

非常好，是他让我初步领略了物理的奥妙。”抿

了一口热茶，沈院士的话匣子打开了。如今回

想起来，那时候接受的教育，或许正是现在所提

倡的素质教育——用不着考虑如何应付考试。

沈学础的物理老师毕业于北洋大学物理系，

他把大学里的物理教材——英语原版物理教材送

给了年轻的孩子。就是靠着它，沈学础在高中里

一边学英语一边学物理，进步很快。直到现在，那

本书依旧躺在老人的书架上，时不时被翻起，打开尘封的记忆。

高中毕业那年，他本来是被选派去苏联留学的，却出乎意料

地没有通过出国前的体检。当时，仅凭一张X光片，沈学础的人生

被改变了，“我的心脏和别人位置不大一样，稍微偏左一点。”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他被临时通知要参加高考。

老人或许跟不上时代创造出的新词汇，却在轻描淡写中“凡

尔赛”着，“高考时候我什么书也没带，很放松，就这样考进了复

旦大学物理系。”

三年后，沈学础进入实验室，逃离了“大炼钢铁”的时代喧

嚣，有幸师从周同庆先生和李富铭先生，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两

位前辈带着年轻人，努力寻找中国自己的氦气。这是沈学础科

学生涯中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整整找了三个多月。

摄谱仪，这个如今实验室里再寻常不过的仪器，却是那个年

代最先进的“宝贝”。电离气体、打火花、拍照、洗底片，让样品中

的各种气体成分表现为一条条谱线，最后确定哪条谱线和氦气

有关。结果发现，浦东的天然气中含有氦，但其含量远远达不到

工业应用的要求。“我的科研‘处女作’，涉足的其实是很先进很

前沿的领域。”老人感叹。

他说，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全优，班里独一份儿，“读书对我

来讲并不是很辛苦的事”。

沈学础的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一排上世纪九十年

代的彩色幻灯片，很难不让人好奇。一张张幻灯片里，

藏着过去的奋斗故事。“现在都有电脑投屏，你们知道以

前学术报告是怎么分享的吗？”摩挲着幻灯片的手突然

停下，老人抬起头，笑着问。

那又得从1961年说起了。那年，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技物所”）独立建制，沈学础担任课题组

长，转攻高压下的半导体研究。彼时，他才算真正接触

半导体。此后的工作，是研究高压条件下隧道二极管的

电子特性，有了之前打下的基础，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一年半后，课题组就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论文在

《物理学报》发表，又被国外文献收录，沈学础还因此获

得了在1963年的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及其他相

关全国学术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这可算得上他科

学生涯中的“崭露头角”。就是在那些会议上，他见到了

钱学森、黄昆、周培源等科学大家，更加坚定了从事科研

的信心。

“那时作报告，你要把你的结果用大字报写出来，像

日历一样一张张撕下来。”沈老揭开了谜底，“字得写得

大，而且只有坐在前面才看得清。”

1978年，沈学础便获得了去德国马普固体研究所留

学的机会。他坦言，压力很大。“马普所开给我们的工资

是一个月2000马克，相当于国内五六年的收入。我就

想，我们的工作能拿得出手吗？”

沈学础用行动给自己一个回答，他选择了难度大的

课题：双光束傅里叶变换光谱。

于是，他没日没夜地扑在实验室里，以至于连马普

固体研究所值夜班的保安都认识了这个要强的青年。

在学习资料的过程中，沈学础还发现了书中的一些谬

误。这令德国同行惊讶不已：“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你这

样看文献的！”

用了一年时间，沈学础将德国科学家三年未曾研制

成功的新型光谱仪做了出来，还发展了一套数据处理方

法，绘制出了漂亮的图谱。“这幅图在德国马普固体研究

所的实验室里挂了整整十年。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固

体中新一类局域化振动模即声学局域模，并成为马普总

会与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代表性成果之一。这些成果，

让德国导师改变了‘中国人不行’的看法。”沈学础感叹。

莱茵河畔的岁月，是老人人生旅途难忘且重要的一

站。他赶上了国际上固体光谱研究热的末班车，此后的

大部分研究也都可追溯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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